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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情
萬里
趙鵬飛

做
記
者
，
常
常
被
編
輯
要
求
，
得
給
讀
者
講
一
個

好
故
事
。
什
麼
才
是
好
故
事
呢
？
真
是
莫
名
其
妙
的

要
求
。
有
一
年
六
一
兒
童
節
的
前
一
天
，
值
班
的
編

輯
對
我
說
，
版
面
需
要
一
個
獨
自
在
外
打
工
母
親
思

念
孩
子
的
故
事
。
另
外
，
必
須
要
有
現
場
照
片
，
畫

面
如
果
是
母
親
流
淚
思
念
孩
子
的
場
景
，
就
會
更
棒
。
編

輯
的
要
求
真
的
很
無
禮
。
在
截
稿
前
，
我
還
是
約
到
了
合

適
的
採
訪
對
象
。

四
十
多
歲
的
劉
大
姐
，
之
前
幫
我
做
過
好
幾
年
清
潔
鐘

點
工
。
她
已
經
好
幾
年
沒
見
過
自
己
的
孩
子
。
從
鄉
下
出

來
打
工
前
，
她
是
計
劃
生
育
辦
的
主
任
，
不
抓
超
生
的
時

候
，
也
能
坐
在
辦
公
室
裡
織
個
毛
衣
，
扯
個
八
卦
。
她
老

公
雖
說
是
個
農
民
，
但
身
強
力
健
的
，
侍
弄
幾
畝
莊
稼
之

餘
，
四
處
打
些
散
工
。
一
家
四
口
，
算
不
上
小
康
，
粗
茶

淡
飯
的
日
子
也
還
過
得
去
。
不
料
生
育
國
策
還
沒
調
整
，

她
因
為
機
構
調
整
，
下
了
崗
。
禍
不
獨
來
，
過
馬
路
時
一

個
沒
留
神
，
她
老
公
又
被
車
撞
飛
了
雙
腿
。

男
人
塌
了
，
女
人
頂
上
。
孩
子
們
還
要
上
學
，
高
位
截

癱
躺
在
家
裡
的
老
公
還
得
人
伺
候
，
劉
大
姐
只
好
幹
起
活

來
。
鄉
下
的
農
活
特
別
重
，
人
生
快
要
過
半
才
赤
腳
下
田

的
劉
大
姐
，
明
顯
是
力
不
從
心
。
同
村
有
好
心
人
看
着
不

忍
，
抽
空
就
去
她
的
地
裡
搭
一
把
手
。
鄉
下
人
淳
樸
，
是

非
也
多
。
稻
子
還
沒
揚
花
，
流
言
就
從
地
裡
傳
回
到
村
裡
。
劉
大
姐

丈
夫
的
三
個
弟
弟
，
不
明
就
裡
，
先
把
嫂
子
摁
在
水
渠
裡
打
得
鼻
青

臉
腫
。
帶
頭
的
弟
弟
不
依
不
饒
，
甩
了
一
瓶
農
藥
在
她
嘴
邊
：﹁
如

果
你
是
清
白
的
，
就
把
這
瓶
農
藥
喝
下
去
！﹂

﹁
當
時
真
想
一
仰
脖
子
把
農
藥
喝
下
去
，
一
了
百
了
，
這
樣
的
苦
日

子
連
個
頭
都
盼
不
到
。
可
我
死
了
，
我
的
兩
個
孩
子
怎
麼
辦
？﹂
忍
着

屈
辱
羞
憤
，
還
有
無
法
訴
說
的
委
屈
，
她
幾
乎
是
爬
回
鄰
村
的
娘
家
。

在
娘
家
養
了
一
個
多
月
，
身
上
的
傷
漸
漸
癒
合
，
心
裡
的
痛
卻
總

不
見
好
。
病
榻
上
日
夜
懸
心
的
，
還
是
兩
個
孩
子
。
有
一
天
夜
裡
，

她
偷
偷
回
了
一
趟
家
，
想
把
兒
子
和
女
兒
帶
出
來
，
卻
撞
見
了
丈
夫

的
弟
弟
。

﹁
他
抄
起
一
根
鐵
鏟
，
就
朝
我
腿
上
鏟
，
還
好
我
跑
得
快
，
要
不

腿
肯
定
也
廢
了
。﹂

夫
家
的
人
，
隔
三
差
五
總
要
來
鬧
一
場
，
娘
家
也
不
好
再
呆
下

去
，
她
只
好
跟
着
老
鄉
到
廣
東
找
個
活
路
。
為
了
能
掙
得
多
一
點
，

她
接
了
六
家
的
家
政
來
做
，
早
上
七
點
出
門
，
常
常
晚
上
十
點
都
不

能
回
到
租
住
的
地
方
。
累
歸
累
，
每
次
來
打
掃
我
家
時
，
常
聽
她
抱

怨
，
僱
主
是
韓
國
人
的
家
庭
要
求
特
別
多
。

﹁
每
次
去
他
們
家
做
衛
生
，
都
要
求
我
把
頭
髮
紮
高
，
再
用
頭
巾

包
起
來
。
還
有
，
要
穿
漂
亮
的
衣
服
去
，
穿
舊
衣
服
去
，
會
被
女
主

人
要
求
重
新
換
了
衣
服
再
來
。﹂
即
使
如
此
，
她
還
是
不
捨
得
辭
了

那
家
的
工
作
，
因
為
除
了
約
定
好
的
報
酬
之
外
，
女
主
人
也
會
很
慷

慨
地
送
她
幾
件
衣
服
和
護
膚
品
。

﹁
光
這
兩
樣
，
我
就
可
以
省
下
一
筆
錢
，
每
個
月
給
孩
子
帶
回
去

的
錢
就
能
多
一
些
。﹂
大
兒
子
讀
高
中
的
錢
，
小
女
兒
念
小
學
的

錢
，
都
是
劉
大
姐
按
月
託
老
鄉
帶
回
去
的
。

﹁
我
兒
子
成
績
很
好
，
將
來
肯
定
能
考
上
武
漢
大
學
。﹂
說
到
兒

子
，
劉
大
姐
本
來
高
興
的
情
緒
突
然
間
跌
落
了
回
去
。
兩
個
孩
子
聽

信
族
人
的
話
，
認
為
媽
媽
做
了
對
不
起
爸
爸
的
事
，
還
拋
棄
了
他

們
，
所
以
不
肯
和
媽
媽
說
話
。

﹁
都
快
七
年
沒
聽
到
兩
個
孩
子
叫
我
媽
媽
了
。﹂
劉
大
姐
微
微
低

了
低
頭
，
使
勁
擰
了
一
把
手
中
的
毛
巾
，﹁
等
他
們
將
來
長
大
了
，

就
知
道
媽
媽
受
的
委
屈
了
…
…﹂

從
頭
到
尾
的
訪
問
，
劉
大
姐
沒
有
流
過
一
滴
淚
，
眼
圈
都
沒
有
紅

過
，
傷
痛
，
卻
是
觸
手
可
及
。
徵
得
她
的
同
意
，
我
給
她
拍
了
一
張

照
片
。
臉
上
只
有
憂
鬱
，
沒
有
悲
傷
。

在
當
天
發
給
編
輯
的
稿
件
中
，
我
寫
了
這
樣
一
句
話
：
有
些
時

候
，
平
靜
的
傷
痛
，
比
淚
水
來
得
更
真
實
。

無淚母親劉大姐

鄭
愁
予
認
為
寫
詩
不
只
是
要
讀
遍
萬
卷

書
，
而
是
當
你
閱
讀
到
觸
動
你
性
靈
的
那

部
分
，
讓
你
不
但
喜
歡
、
被
吸
引
，
而
且

想
追
尋
其
中
，
那
些
觸
動
會
一
直
被
累
積

下
來
。

鄭
氏
認
為
詩
人
不
同
於
散
文
家
，
散
文
家
會

走
進
場
景
，
把
所
感
寫
成
筆
記
，
再
回
去
整
理

成
文
章
，
文
字
是
敘
述
性
的
，
而
詩
的
文
字
是

跳
躍
性
的
。

鄭
氏
認
為
詩
人
的
靈
感
來
自
潛
意
識
，
他
們

把
某
些
畫
面
、
某
種
聲
音
累
積
在
潛
意
識
裡
，

那
些
景
象
會
融
化
、
重
疊
、
聯
想
在
一
起
，
直

到
有
一
天
，
當
流
動
的
情
緒
碰
到
相
似
的
景

象
，
便
會
突
然
集
中
起
來
，
詩
人
把
强
烈
的
意

念
以
文
字
表
達
出
來
，
把
那
份
感
觸
寫
進
詩

裡
。至

於
談
到
他
的
代
表
作
，
︽
窗
外
的
女
奴
︾

的
詩
，
他
澄
清
說﹁
女
奴﹂
其
實
是
星
星
，
那

是
兒
童
時
候
的
記
憶
。

鄭
氏
那
年
夏
天
在
逃
難
，
一
家
人
住
在
鄉

下
，
那
時
晚
上
很
少
點
燈
，
大
家
天
黑
便
準
備

睡
覺
，
他
卻
不
願
睡
覺
，
跑
去
看
天
上
的
星
星
。

鄭
氏
許
多
詩
裡
都
寫
到
那
些
星
星
，
當
他
的
朋
友
過
世

了
，
鄭
愁
予
認
為
他
們
都
變
成
了
星
星
回
到
天
上
了
。

他
在
追
悼
詩
友
辛
鬱
時
說
道
：﹁
你
回
去
了
，
你
跟
別

的
星
星
一
起
排
排
坐﹂
，
辛
鬱
剛
好
是
他
第
二
十
八
個
去

世
的
好
友
。

二
十
八
星
宿
已
經
歸
天
了
，
於
是
他
便
跟
同
輩
好
友

說
，
他
們
要
歸
天
還
早
得
很
呢
。
這
是
鄭
氏
面
對
生
死
的

態
度
，
也
是
他
的
無
常
觀
。

無
常
觀
與
鄭
氏
的
詩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
除
了
詩
的
內

容
滲
透
着
無
常
的
思
想
，
如
︽
偈
︾
和
︽
定
︾
之
外
，
還

有
他
創
作
的
動
力
也
是
源
自
無
常
，
鄭
氏
認
為
人
生
有

限
，
所
以
才
要
努
力
創
作
，
不
斷
寫
詩
。

有
人
認
為
鄭
氏
的
詩
具
有
閨
怨
的
傳
統
，
他
到
了
美
國

以
後
，
寫
了
一
些
書
齋
生
活
的
詩
，
詩
風
變
化
很
大
。

鄭
氏
解
釋
因
為
教
書
的
關
係
，
他
教
授
中
國
文
學
、
文

化
、
歷
史
，
甚
至
教
過
︽
黃
帝
內
經
︾
，
所
以
詩
中
有
很

多
跟
文
化
有
關
的
詞
彙
。

那
時
鄭
氏
寫
下
了
︽
易
經
︾
一
詩
：﹁
整
張
下
午
／
柳

枝
老
是
寫
着
／
一
個
燕
字
／
而
青
蟲
死
命
地
讀
／
蛛
網
那

本
／
線
裝
的
易
經
／
生
門
何
在
／
卦
象
平
平﹂
，
那
天
他

在
書
齋
裡
看
到
柳
枝
上
的
燕
子
，
又
剛
好
看
見
蛛
網
上
的

青
蟲
，
因
而
產
生
了
趣
味
，
寫
成
了
此
詩
。

鄭
氏
的
詩
具
跳
躍
的
意
念
，
他
說
正
如
清
末
時
，
詩
人

如
梁
啓
超
也
認
為
詩
沒
有
別
的
，
趣
味
而
已
。

這
次
鄭
愁
予
在
香
港
講
學
，
曾
與
他
面
敘
二
次
。

他
每
次
來
香
港
，
例
必
打
電
話
給
我
。

在
飯
局
中
，
他
談
起
某
旅
加
詩
人
在
一
次
公
開
場
合
揶

揄
他
是
酒
鬼
，
還
當
眾
奚
落
他
。
事
後
他
還
大
度
地
向
該

旅
加
詩
人
敬
酒
，
結
果
惹
來
一
片
訕
笑
。

他
敘
述
這
樁
事
時
，
並
沒
有
慍
怒
，
倒
是
我
替
他
打
不

平
，
他
也
太
沒
有
機
心
了
！

這
就
是
鄭
愁
予
。

鄭
氏
雖
然
成
名
較
早
，
但
因
性
格
豪
邁
、
不
拘
小
節
，

沒
有
對
自
己
的
詩
成
就
及
詩
學
理
論
刻
意
整
理
、
推
廣
，

所
以
相
對
來
說
，
關
於
鄭
愁
予
詩
的
評
論
及
評
析
、
推
介

文
章
不
多
，
未
免
失
色
。

也
許
這
正
若
合
其﹁
任
俠
精
神﹂
。

（
說
鄭
愁
予
之
十
一
，
完
）

夏
天
時
節
，
孩
子
久
不
久
便
流
鼻
血
，
原
因
可
以
有
很

多
。
以
小
朋
友
而
言
，
若
不
是
血
流
不
止
，
或
面
色
蒼
白
，

則
大
多
是
肺
熱
徵
兆
，
這
類
孩
子
通
常
大
便
也
不
好
。

若
常
常
流
鼻
血
，
加
上
孩
子
十
分
不
舒
服
，
或
對
流

鼻
血
非
常
惶
恐
，
當
然
建
議
立
刻
去
看
中
醫
或
自
然
療

法
醫
師
，
去
找
出
問
題
根
源
。
若
只
是
因
夏
天
燥
熱
，
秋
天

乾
涸
，
血
流
得
不
多
，
則
可
以
食
療
或
精
油
輔
助
紓
緩
。

中
醫
李
藝
明
寫
到
：﹁
肺
開
竅
於
鼻
，
小
兒
又
為
純
陽
之

體
，
臨
床
上
，
以
肺
熱
的
比
例
相
對
多
一
些
。
作
用
溫
和
清

肺
涼
血
止
血
的
食
療
，
例
如
雪
梨
蓮
藕
節
瓜
煲
瘦
肉
、
沙
參

玉
竹
蓮
子
煲
排
骨
，
也
能
有
溫
和
的
食
療
作
用
。
平
日
也
可

飲
竹
蔗
汁
和
雪
梨
汁
，
消
暑
又
可
清
肺
熱
。﹂
我
們
十
分
認

同
。
很
多
人
誤
以
為
清
熱
就
等
同
吃
凍
西
瓜
，
飲
冰
果
汁
，

孩
子
雖
是
純
陽
之
體
，
但
極
寒
之
物
進
入
體
內
，
本
身
已
把

身
體
傷
害
了
，
立
刻
肚
瀉
而
不
是
去
火
，
腸
胃
也
受
不
住
。

水
果
可
以
吃
，
但
最
好
在
有
太
陽
的
時
候
吃
︵
正
如
李
璧

如
所
言
：
不
見
太
陽
不
吃
水
果
︶
，
而
且
吃
室
溫
的
。
現
在

很
多
人
喜
歡
榨
果
汁
給
孩
子
喝
，
但
全
是
雪
櫃
拿
出
來
的
數

款
水
果
，
有
些
甚
至
是
極
寒
的
︵
水
果
也
有
分
不
同
程
度
的
寒
濕
︶
，

還
要
加
冰
做
沙
冰
。
孩
子
的
腸
胃
易
敏
感
，
往
往
受
不
了
以
上
的
刺

激
。
最
好
是
室
溫
水
果
，
且
加
點
薑
，
喝
下
去
其
實
甚
有
風
味
。

說
回
湯
水
食
療
，
瓜
類
是
消
暑
良
伴
，
經
過
烹
煮
亦
能
去
除
極
寒
之

氣
。
沙
參
玉
竹
等
對
肺
部
也
好
；
竹
蔗
和
雪
梨
味
道
甘
甜
，
十
分
適
合

代
替
運
動
飲
料
或
汽
水
。
我
們
夏
天
每
星
期
會
煲
以
上
湯
水
一
次
，
再

加
一
次
竹
蔗
茅
根
紅
蘿
蔔
湯
，
孩
子
也
喝
得
興
頭
十
足
。

另
外
，
就
是
流
鼻
血
的
處
理
，
低
頭
，
坐
定
，
捏
着
鼻
樑
，
抹
走
流

出
來
的
血
，
不
需
用
冰
敷
或
什
麼
阻
血
流
出
，
一
般
數
分
鐘
後
便
會
停

止
了
。
很
多
自
然
療
法
及
中
醫
師
建
議
用
絲
柏
精
油
，
搽
在
頸
後
或
腋

下
至
手
臂
內
側
的
經
絡
。
絲
柏
有
改
善
循
環
及
收
歛
止
血
的
作
用
，
把

困
着
的
暑
氣
帶
走
。
我
們
試
過
，
孩
子
流
了
五
分
鐘
鼻
血
，
搽
了
絲
柏

精
油
後
，
一
分
鐘
便
止
了
。

另
外
，
看
過
一
些
孩
子
被
父
母
過
分
進
補
，
也
是
另
一
流
鼻
血
的
原

因
。
孩
子
是
不
用
進
補
的
，
只
要
清
除
好
垃
圾
，
包
括
感
冒
、
寒
暑

氣
，
就
自
然
生
長
得
好
。
看
過
有
人
燉
湯
給
孩
子
吃
，
孩
子
不
久
便
生

眼
瘡
了
。

流鼻血怎辦？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培
僑
中
學
創
校
時
的
校
董
之
一
陳
曙
光
，

最
近
在
北
京
逝
世
，
終
年
一
百
零
五
歲
。

陳
曙
光
和
她
的
丈
夫
林
之
原
，
都
是
泰

國
華
僑
，
曾
在
泰
國
從
事
革
命
工
作
。
二

戰
之
後
，
一
九
四
六
年
，
與
若
干
潮
籍
華

僑
，
來
港
創
辦
培
僑
中
學
，
培
養
來
自
東
南

亞
，
特
別
是
泰
國
的
華
僑
子
弟
，
準
備
回
內
地

參
加
新
中
國
的
創
建
和
成
立
以
後
的
工
作
。
當

年
培
僑
充
滿
華
僑
子
弟
，
也
由
於
是
潮
州
人
創

辦
的
學
校
，
香
港
有
不
少
潮
籍
富
商
的
子
弟
也

前
來
就
學
，
如
廖
創
興
集
團
的
第
二
代
，
他
們

都
曾
是
培
僑
的
學
生
。

新
中
國
成
立
前
，
我
們
的
這
些
後
輩
已
能
接

上
班
，
林
之
原
夫
婦
便
回
國
準
備
參
加
政
權
工

作
。
他
們
後
來
都
曾
在
中
聯
辦
及
僑
委
工
作
。

林
之
原
早
逝
，
陳
曙
光
得
享
高
齡
至
今
天
。

我
每
年
因
事
到
北
京
，
都
曾
到
她
的
府
上
拜

候
。
老
人
家
健
壯
如
昔
，
聲
音
洪
亮
，
講
起
往

事
，
條
理
清
晰
，
絕
非
老
人
癡
呆
之
輩
。

回
憶
初
到
培
僑
任
職
往
事
，
歷
歷
在
目
。
我

在
汕
頭
第
一
中
學
︵
當
年
因
抗
戰
而
搬
到
普
寧

縣
三
都
︶
讀
高
中
一
年
級
時
，
有
同
學
張
開
明
及
饒
毓

坤
，
均
在
培
僑
創
校
時
來
校
工
作
。
張
開
明
後
被
派
去
台

灣
做
地
下
工
作
，
不
幸
暴
露
，
被
蔣
介
石
集
團
處
決
。
饒

毓
坤
︵
又
名
文
輝
︶
後
回
內
地
工
作
，
據
說
退
休
後
定
居

深
圳
，
今
年
應
逾
九
十
，
但
多
年
不
見
，
未
知
現
狀
。

早
年
培
僑
的
潮
州
籍
教
職
人
員
，
首
推
後
來
擔
任
校
長

的
杜
伯
奎
，
他
原
在
潮
州
人
洪
高
煌
主
辦
的
嶺
英
中
學
擔

任
教
職
，
後
應
邀
到
培
僑
。
一
九
五
二
年
擔
任
校
長
，
直

至
一
九
五
八
年
被
港
英
當
局
無
理
遞
解
出
境
。

另
有
一
位
潮
州
人
教
師
林
奔
中
，
筆
名
蕭
野
，
是
個
詩

人
，
寫
有
許
多
新
詩
。
培
僑
校
歌
，
便
是
由
他
作
詞
的
。

到
我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接
任
校
長
時
，
潮
州
籍
的
教
職
員

工
已
經
甚
少
。
我
們
在
社
會
上
廣
招
賢
能
，
不
分
籍
貫
，

至
今
都
是
五
湖
四
海
，
沒
有
人
去
分
辨
各
人
的
籍
貫
了
。

老校董陳曙光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在
下
名
字﹁
天
命﹂
，
其
實
在
中
國

經
典
著
作
︽
中
庸
︾
有
出
現
：﹁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修
道
之
謂

教
。﹂
根
據
錢
穆
先
生
解
讀
，
這
裡
的

﹁
天
命﹂
，
意
思
是
自
然
︱
就
如
我
們

常
說
的﹁
天
人
合
一﹂
，
當
中
的﹁
天﹂
往

往
亦
是
指
自
然
。

不
過
，
我
說
這
些
，
並
非
在
為
自
己﹁
解

名
說
姓﹂
，
只
是
想
藉
此
展
開
本
期
的
話

題
，
讓
它
別
顯
得
太
沉
悶
罷
了
。
我
可
不
想

在
文
章
開
頭
，
就
嚇
退
我
的
讀
者
！

從
︽
中
庸
︾
的
這
一
句
，
以
在
下
名
字
開

頭
的
句
子
，
不
難
讀
出
，
所
謂
的﹁
性﹂
，

意
指﹁
人
性﹂
。
因
此
，﹁
天
命
之
謂

性﹂
，
意
思
就
是
，
自
然
緊
扣
着
人
性
，
兩

者
不
可
分
離
。

其
實
，
這
種
天
人
合
一
的
精
神
，
對
玄
學

的
影
響
，
亦
根
深
蒂
固
。
平
日
，
天
命
為
客

人
參
透
命
理
，
排
憂
解
難
時
，
就
會
提
醒
自

己
：
看
待
命
理
，
要
看﹁
人﹂
，
更
要
看

﹁
天﹂
。
說
白
了
，
就
是
不
但
要
參
照
人
們
的
命
格
，

還
要
仔
細
考
慮
他
們
身
處
的
環
境
，
要
結
合
人
與
天
，

才
能
得
出
比
較
準
確
的
答
案
，
為
他
們
點
亮
明
燈
。

當
然
，
天
命
有
時
亦
要
把
這
些
觀
念
，
為
客
人
稍
作

解
釋
。
最
近
就
遇
到
一
對
命
格
有
趣
的
客
人
，
若
要
解

答
他
們
的
疑
問
，
必
定
需
要
知﹁
人﹂
，
亦
知

﹁
天﹂
。
這
兩
位
客
人
是
一
對
熱
戀
中
的
情
侶
，
平
日

二
人
相
處
甜
蜜
，
性
格
融
洽
，
很
少
有
意
見
不
合
的
時

候
，
更
從
未
吵
架
。
但
是
，
每
當
兩
人
一
起
出
去
旅

行
，
男
方
必
定
會
大
病
一
場
，
這
所
謂
的﹁
大
病﹂
，

指
的
是
需
要
前
往
當
地
急
診
室
，
立
即
救
治
的
病
，
非

同
小
可
。
男
方
只
有
和
女
朋
友
出
遊
時
才
會
如
此
，
若

是
與
自
己
家
人
、
親
戚
一
同
旅
遊
，
則
平
安
無
事
。

為
何
如
此
奇
怪
？
此
處
篇
幅
有
限
，
請
諸
位
寬
恕
天

命
先
賣
個
關
子
，
下
星
期
，
必
定
會
作
詳
細
分
解
！

知人，亦要知天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生活中，總有一種笑容，讓人感覺那麼親切，
亦那麼溫馨。我常想，任何一個和睦的家庭，都
離不開這樣一個寬厚的人，這樣溫暖的笑吧？因
為這樣的笑容，這樣的家庭氛圍，才能使你隨心
自如，毫不壓抑。
前些日子，我跟一個民間協會去鄉村採訪，一

位身患重病的大媽，盡心侍候着一位年邁的老爺
爺。這位老人是大媽的公公，年有一百零四歲。
聽說，在這個大家庭中，由大媽照顧「走」的長
輩就有六位。他們中間有大媽娘家的奶奶、母
親，有公婆家的叔叔、姑姑，有的甚至都不是這
個家庭的直系親屬，善良的大媽也像對待自己的
家人一樣，照顧到老人安詳地離世。
那天，我們特意走進老人居住的小屋，與老人

相坐而談。老人耳聰目明，坐在裡屋的床沿上一
邊吸煙，一邊安靜地聽我們談話，回答我們提出
的一個個與生活習慣有關的問題。與其他高齡的
農村老人不同，這位老人的穿着非常乾淨、利
落，從穿衣打扮上可以看出，老人的身體還是滿
硬朗的，從而也可以看出，大媽平時對老人的照
顧有多精心。
在大媽的精心照顧下，百歲有餘的老人，能一

個人在院子裡慢慢行走，搬一隻小矮凳，坐在安
靜的小院裡曬太陽。大媽自己也已近七十了，每
天除了伺弄地裡的莊稼之外，就是侍候年過百歲
的老爺爺。老人對勤勞兒媳的最大讚許，就是衝
着家人不動聲色地現出一個笑容。
這樣一個從容親切的笑顏，有來自生活滿足的

成分，有淺淺的幸福，也有老年人特有的甜蜜舒
心。有時老人也會鬧一點小脾氣，比如大媽做好
了飯而老人不想吃的時候，就會撒嬌似地說：

「咬不動」，並且就像真的一樣急得臉通紅。老
爺爺咬不動的飯有：麵條、豆腐，偶爾鬧一下小
脾氣，更顯出一副老小孩的模樣，聽聽都令人忍
俊不禁。這位大媽身患重病，還不忘每天給老人
變着花樣做可口的飯菜，望着眼前這位雖過百
歲，但身體依然硬朗的老人，我對大媽既佩服又
崇拜。大媽的善良、孝敬，耳濡目染地也帶動了
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凡是認識這個家庭成員的
人，都對着我們豎起大拇指，紛紛稱讚。
整個採訪的過程中，大家都樂呵呵的，無論是

大媽，還是大媽的兒女，一點沒有讓人感覺出生
活的負累，沒有平常家庭中的抱怨。這笑容不隱
藏，不虛偽，讓人一眼看去乾淨、明朗。他們共
同遺忘了兩樣遠離精神之外的東西：衰老的負擔
和絕望的疾病。正是有了這樣隨和的笑，她的家
人才能和睦相處，安穩度日。
我還認識一個整天樂樂呵呵的人，大家都叫她

玉姐。她總是那麼眉頭舒展，喜歡大笑。無須
問，你也許看得出，穿戴時尚的她，一定會把日
子打理得井井有條。見過她的，或許有人會以
為，這樣的女性一定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有
個深愛、包容她的丈夫，聽她教導的兒子，有一
份安穩固定的工作，所以幸福着呢。
正是因為如此，每個人看見她時，都彷彿感受到
了她對生活的自信，對人生的滿足。她的心頭總像
有一面為人生隨時漲起的風帆—命運對她可真的
是眷顧啊！見過她的，往往會被她春風般的笑容打
動，且產生一份十分親和的好感。
我認識她時間不長，淺顯的了解，使我常常從

她開朗的外觀上發現她且羨慕着她，從不認為她
身上會有什麼不幸發生，直到一個秋天的周末，

與友人聚會時，從大家的言談中聽到有關她的事
情，並且詫異地追問過去的時候，才知道她的幸
福洋溢的外表，都是坎坷命運的抗爭下流露出來
的結果。
她的命運是那麼曲折。高中畢業後，剛入社會

工作不久，便下崗失去了工作，靠收入略高的丈
夫資助，跑前跑後地應聘，終於重新找到一份工
作。有過幾年的一帆風順，命運的曙光似乎對她
露出微熙，誰知孩子七八歲時，愛人因公去世，
噩運在她的頭上一夜降臨。
從此，她一個人打理着這個家，伺候父母、公

婆和孩子，盡一個女兒與母親的責任，其中的苦
累難以言說。一年又一年，人生的風雨磨礪着她
的心，把她由一個軟弱的女子，磨礪成了一個敢
於擔承的中年女性，一位什麼都可以面對的女強
人。
這一點，表現在她每日綻放的笑容上，每天每

天，她的臉上都帶着幾分淡然的笑。這淡然的笑
容裡有美麗、幸福，也有讓人深為嗟歎的閱盡滄
桑。
她很堅強，很自信。和你對視時，除了那抹親

切和藹的目光之外，還有自信且堅毅的眼神。她
從不談自己的生活、家人，卻總是
鼓勵別人：「在好的時代、好的日
子裡，一定要善待自己。」
她是那麼的美麗、聰明，和她一
起交談，你會感受到中年的她的價
值與魅力。正因為這樣，我才忽視
了對她的生活現狀的追問，把她當
成一位家庭美滿的幸福女人。其
實，她的微笑，不過是苦難之下承
受着的外衣，而我卻深深被這件
「外衣」打動。
有人說，微笑是給別人看的，痛
苦才是自己的。是啊，人生只有一
次，為什麼不微笑着生活，坦然地

面對呢？倘若你連這樣的外衣都沒有，那麼你在
坎坷的溝壑裡一定會愈陷愈深，你的軟弱一定會
令你無法自拔。面對坎坷、壓力、痛苦，微笑着
承受，坦然地接受，總比流着淚退縮要好千倍萬
倍。
人生苦短，喜樂悲愁，只是在選擇的剎那間，

能把苦水壓在心裡，而去選擇一種快樂的方式，
是智慧；選擇一種能夠證明自己的方式，是勇
敢。微笑着的承受、面對，會使我們的人生更加
美麗如斯，光彩照人。
值得我們慶幸的是，命運的好壞，並不是傷痛

的錯。傷痛能讓人清醒，就像徐志摩的元配張幼
儀。與丈夫離婚，心愛的兒子死在他鄉，她遇到
了人生最晦暗的時光，當一切都跌至谷底，張幼
儀彷彿一夜長大，由羞怯的少婦轉身成為鏗鏘玫
瑰，很快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那份精彩，那份天
地。
我敬佩這樣的女性，無論在什麼樣的境況下，都
能讓自己充滿了信念，生活充滿了陽光，保持一種
健康向上的人格魅力。在逆境中能夠保持微笑是一
種修養，在困難中能夠勇於承受則是一種力量。微
笑着的人生，是我的一面標杆和旗幟。

微笑是承受的外衣

百
家
廊

若

荷

謝
霆
鋒
與
張
栢
芝
發
出
聯
合
聲
明
，
捍
衛

一
對
兒
子
謝
振
軒
︵Lucas

︶
及
謝
振
南

︵Q
uintus

︶
，
澄
清
抹
黑
報
道
。

張
栢
芝
帶
同
兩
子
年
前
移
居
新
加
坡
，
過

平
靜
生
活
，
直
至
今
個
暑
假
，
栢
芝
決
定
與

兒
子
回
流
香
港
，
並
已
為
兒
子
安
排
入
讀
學
校
，

有
周
刊
以
此
借
題
發
揮
，
大
字
標
題﹁
終
於
有
學

校
收
，
張
栢
芝
母
子
返
港
長
住﹂
作
報
道
，
張
栢

芝
與
謝
霆
鋒
為
此
極
之
反
感
，
為
保
護
一
對
兒

子
，
馬
上
發
出
聯
合
聲
明
，
直
斥
報
道
失
實
，
澄

清Lucas

和Q
uintus

從
未
被
學
校
取
消
入
學
資

格
，
並
強
調
他
們
對
兒
子
的
教
育
和
居
住
上
有
共

識
，
兩
人
更
相
敬
如
賓
，
張
栢
芝
感
激
謝
霆
鋒
一

直
關
愛
兒
子
，
霆
鋒
亦
感
激
她
照
顧
兒
子
，
絕
對

信
任
及
非
常
放
心
兩
兒
子
跟
她
一
起
生
活
。

失
實
內
容
稱Lucas

及Q
uintus

錯
過
學
校
面

試
及
缺
席
，
張
栢
芝
要
託
教
會
朋
友
幫
忙
，
找
學

校
收
兩
兒
子
讀
書
。
謝
霆
鋒
與
張
栢
芝
的
經
理
人

霍
汶
希
及Em

ily

炮
轟
完
全
是
捏
造
，
並
澄
清
兩

孩
子
從
未
曾
因
任
何
原
因
被
學
校
取
消
入
學
資

格
，
當
初
從
香
港
搬
移
新
加
坡
都
是
辦
理
自
動
退

學
手
續
，
並
透
露
現
在
回
流
是
因
張
栢
芝
心
儀
的

國
際
學
校
，
終
有
空
缺
給
一
對
兒
子
。
向
來
少
提

兩
子
近
況
的
張
栢
芝
，
為
徹
底
澄
清
謠
言
，
表
示
兩
子
學
業

成
績
彪
炳
。

亦
因
為
這
篇
誹
謗
性
報
道
，
外
界
得
知
謝
霆
鋒
和
張
栢
芝

的
關
係
比
剛
離
婚
時
好
轉
，
兩
人
再
見
亦
是
朋
友
，
尤
其
為

了
一
對
兒
子
，
兩
人
都
槍
口
對
外
。

周
刊
的
報
道
手
法
實
在
令
人
氣
憤
。
禍
不
及
家
人
，
稚

子
無
辜
，
此
舉
不
但
傷
害
兩
孩
子
，
亦
影
響
張
栢
芝
作
為

母
親
的
形
象
，
更
有
可
能
給
其
他
學
校
留
下
負
面
印
象
，

對
他
們
日
後
升
學
造
成
阻
力
，
周
刊
編
採
又
於
心
何
忍
？

難
道
這
就
是
作
為
星
三
代
的
沉
重
代
價
？
希
望
在
未
來
的

日
子
不
要
再
追
訪
、
偷
拍
這
對
小
兄
弟
，
免
他
們
又
要
離

鄉
別
井
。

霆鋒栢芝同心護兒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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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練習微笑面對病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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